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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台北火车站后一栋老旧大楼里，有一间寂静的病房。这里的病人不会哭、不会笑，更不会喊疼，他们在
生命仍未结束之前，提早关上了和世界握手的门，注定终生沉睡。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“植物人”。

卡在生死之间的灰色地带，植物人和家属总有无穷悲苦磨难。然而，即使上帝开了一场残酷的玩笑，还是
派来了天使。

一位七十岁的老人–曹庆。他奉献二十年心力安养植物人，成立创世社会福利基金会，陪伴四百多个沉睡
的生命，在宁静中走过数千个黎明黄昏。

曹庆和多数外省老先生一样，有着颠沛流离的前半生。但虔信基督的他，曾在年轻时向天父许愿：要做别
人不做的社会福利工作。最后，他选定以植物人为奉献对象。

民国六十九年，他从台糖退休，带着退休金告别妻女，背着大背包，里头装着几十份北方乾粮“侉饼”开始
“全省走透透”。

逢人就问：“你知道哪裡有植物人吗？”“我想从事植物人安养工作，你愿意赞助吗？”

孤身独行的曹庆用五年的时间，询问了一万多名陌生人，他被骂过“疯子”、“骗子”；被人赶过、被狗
咬过。

最后，总算有七百多位善心人，在曹庆的“赞助人名单”留下了姓名和联络地址。有了这份名单，曹庆开
始实现自己向上帝许的愿，他到处去拜访贫困的植物人家庭。

 

在台北，他发现被弃置在幽暗、腐臭角落的植物人； 在台中，他看到全身长满褥疮的植物人，伤口鑽出十
多条又肥又大的蛆；还有一次在花莲，他看到一个植物人瘦的只剩一把枯骨，躺在粪便与馊水中，让曹庆
再也忍不住了，红了眼眶，誓言要为他们找回为一个“人”的尊严。

曹庆同时到卫生部门“拜託”政府帮助清寒植物人家庭；也到企业财团去寻求财力支援；但执着的身影却
始终落寞！总在华丽却冷漠的会客室裡被草草打发。

有一次，曹庆见到一位位高权重的大人物，就在他满怀希望的时候。“兄弟，我从不做没把握的事！” 曹
庆回忆，那一刹那，他坚持多年的热情彻底被击溃。走出办公室，站在亮晃晃的台北街头，他挥着拳头咆
哮痛哭，诅咒全世界的无情无义，最后颓然倒在路边，像一个洩气的皮球。

然后，他突然想起七岁那年在学堂里读过的故事“两个和尚”：

古时四川有一个穷和尚和一个富和尚都想到南海取经。富和尚因为担心钱不够、体力不够和路途遥远，一
辈子未能成行。穷和尚却只带了一只钵，靠着双腿和决心，数年之后带回南海万卷经书。

一瞬间，曹庆笑了，告诉自己“就当个穷和尚吧！”

 

不久之后，1975年11月，他租了房子成立创世纪植物人安养院。

再亲自到三重，从五楼背下创世免费收容的首位植物人林丽美，一个父亲中风而母亲癌症的年轻女孩。而
那时创世没有任何设施，林丽美的床还是路边捡来的；旧衣橱也是。曹庆自己则打地铺。

https://fhyuan.net/?p=7209


事隔十四年，曹庆还记得：正当安养院开张的前两天，空荡的房子里什么也没有，帮他管钱的一位女孩拿
着存折告诉他：你一百多万元的退休金只剩下一万！

曹庆没说什么，只找出那张写满七百个姓名地址的赞助人名单，开始写信：“还记得吗？您曾承诺愿意赞
助植物人安养。现在，时候到了，您是否愿意实践诺言？

一封一封，全是曹庆虔诚热切的亲笔笔迹。七百多封信寄出后，奇迹似的，小额捐款不断寄来。

一个月后，义工统计创世第一个月的支出合计十三万元，而当月收到的捐款刚好是十三万元；第二个月支
出十八万元，捐款收入就是十八万元；第三个月支出廿三万，捐款竟也是廿三万元。

 

多年执着播下的种子，从此开始萌芽。

但曹庆并未就此停手。早年因为缺乏人手和经费，他还身兼杂役和看护。林丽美入院的第一天，曹庆亲自
帮她洗澡处理秽物。因为看护害怕帮植物人洗澡的感觉。

为了治疗植物人常见的褥疮，曹庆更翻遍医书土法炼钢。先用棉花棒清除腐肉，把碘酒滴满碗大的伤口，
再拿吹风机对着伤口吹，让碘酒快速渗入干燥。那时病房裡就常见到曹庆拿着吹风机的身影。而一个个沉
睡的植物人也在暖风中长出了肉，红润的双颊。

十四年来，曹庆没有向任何植物人家属收过一毛钱。他只要求家属每个月奉献三天，到安养院当义工。碰
到不闻不问的家属，他也多半算了。

还曾有两位植物人的年轻妻子，每个月带着幼儿到创世。曹庆因不忍心他们埋葬后半生，便主动开具“丈
夫终生无复原希望”的证明，建议她们离婚，由创世扛下未来的照顾责任，让她们另觅伴侣，再也不必到
病床边垂泪相伴。

 

安养工作上了轨道，九年前，曹庆又开始关心街头的流浪汉。那时，六十多岁的他先到万华街头考察，白
天陪着流浪汉游荡、翻垃圾桶，夜里则在街头拿硬纸板当床。

1980年的除夕夜，曹庆更拜託十多位朋友自制便当捐给游民当年夜饭。当他带着便当到万华龙山寺前发放，
亲眼看到一位年近八十的老先生颤抖双手拼命似地啃着鸡腿时，曹庆又哭了，他当下决心要挑起照顾游民
的责任。

这些年来，创世天天为游民发便当，提供生活日常品。农历年前办尾牙，并设立专为游民服务的街友平安
站。

带着植物人和游民走过十多载的风雨艰辛，如今创世已从当年只有一张旧衣橱当床的窘境，发展到在全台
有六家安养院，收容过四百多位清寒植物人，并照顾五百多位游民。近年又开办失智老人收容、老人益智
中心服务。

更让曹庆骄傲的是从当年的七百人开始，创世至今共收到三十一万人次的捐款⋯而且每一笔钱全来自平凡
的小老百姓，创世没有向任何大财团拿过分毫。

 

曹庆呢？今年已七十多岁的他，头发全白，皱纹多了。但不变的是：即使顶着基金“董事长”的头衔，他
仍是穿着地摊买的布鞋，以及一件袖口磨破的旧夹克。夜里就睡在病房楼上的小卧室。平时到医院拿药，
为了省钱，更坚持要散步走去。

曹庆的办公室里，还有一张简陋凌乱的国画工具台。他最爱用棉花棒沾墨汁画画（当年为植物人涂碘酒治
褥疮后养成的习惯）！画好的作品裱框义卖换了钱，再给植物人添病床。

奉献对他来说，早已是生命的全部。



 

二十年前如此，二十年后亦然。

春暖花开，但创世的植物人还在沉睡。如果你有机会拜访创世的病房，不要忘记去看看墙角有一张保存完
整、功成身退的旧衣橱。还有董事长陈旧的办公桌垫下，有一张泛黄的纸片，上头写着：“蜀之僻，有二
僧，其一贫，其一富”。

看完这篇故事，相信大家一定都有满满的感动在心中。

如果可以，就将这篇文章再度转传出去，让更多人知道，继而让他们得到更多的帮助！

 

（文章来源，百度文库）

 


